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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钟声悄然奏响
如同出了站的汽笛
在旷野中鸣唱
高亢的旋律
动人的乐章
像一首迎春的序曲
在田野，在山岗
在浩瀚的天地间
悠悠回荡

伴着新春
带着喜庆的气息
给大地送来
无限的美好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透出明丽的不朽
看，翠绿的春天来了

我把日子串成诗韵
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喜欢
春的韵味，春的诗意
春的色彩，春的美丽
诗情画意春色浓
那是
诗的风流
诗的雅致

日子在轮回的时光里
重复跋涉
日子在翠绿的春色里
种下希望

伴着清脆的歌声
还有飞速运转的车轮
挥洒辛勤的汗水
祝福我的祖国
更加灿烂与辉煌

春的大地
遍地皆是春的味道
远看山岭村寨
走近溪水潺潺
林中静听鸟语
细品花的芬芳
阵阵微风
吹来青涩的清香
弥漫春的味道
洋溢春的气息
棵棵嫩芽
破土而出
彰显着春的力量
流淌着春的序曲

透过窗户，满眼绿意
春风里
泡一壶茶
闻一缕香
享受一份美好

我一直爱着，爱着春天
爱她的多彩多姿
爱人们在田间地头
播撒希望

小白杨

我爱翠绿的春色

拂过四月的琴弦，金银花在跳跃的
音符中齐聚绽放，以斑斓的色彩演绎着
山村的华美乐章。她将深深的情愫浸
润在仲春的脉络里，倾泻到山村的小康
人家，蔓延至村民的笑脸上。

置身忻城春暖花开的四月，春风拂
过脸庞，阵阵清香沁入心扉。低眉遥望
北更乡逶迤的石山脚下，一团团、一簇簇
的金银花在绽放，点染出山野的色彩。
她宛若一块远离繁华的美玉，静静地镶
嵌在山里，或者缠绕在石块上，或披在灌
木丛上，翠绿中点缀着黄白相间的花朵，
在清风中摇曳，仿佛在奏一曲村民的幸
福歌谣。

我将目光越过色彩绚丽的金银花，
落在了那些摘花的村民身上。一农妇背
着背篓，粗糙而和善的脸上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她弯着腰，伸展着手，摘花速度
快如梭。观其身姿，听其节奏，在宁静至
极的意境中感悟农村妇女的纯然清远，
也体会着村民深邃的人生况味。

趁农妇歇息间，我快步上前打招呼，
了解弄兰村金银花种植情况。农妇告诉
我，在困难的年代，由于金银花正好在每
年青黄不接、粮食特别紧缺的时候开花，
只要勤一点，多采一些去卖，就可以换回
粮食和急需的生活用品。在那个年头，
村里每一家门前，都晒有金银花，在阳光
的照耀下，金灿灿银闪闪地散射着光芒，
把山里人的心和脸庞映衬得亮堂。

我边摘花边听农妇的如数家珍，怀
着好奇，细细地观察：茎细细的，卵状的
叶子，边缘是锯齿形的，阳光下展现害羞
的绿。花朵的边缘向外翻起，像精致而
又匀称的小喇叭。黄花闪烁如金，白花
皎洁似银，这大概就是人们叫它金银花
的缘故吧。

金银花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
到“骄奢放纵”“荣华富贵”等字眼，认为
她是花卉王国中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
其实，金银花只不过是一个内敛含蓄、不
爱张扬的美丽村姑。她不管是在山上哪
个角落，不管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总是
能够落地生根。她秀美恬静，充满生
机。有了她，山里的春天也穿上了最美
的时装，农村山野添上了最靓丽的风景。

采摘金银花的村民陆续下山，他们
斜挎着竹篓，满载金银花从我身边走过，
穿过静穆的黄昏，沿路飘来淡淡的清
香。在黄昏垂暮的天空下，金银花就像
那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山里人家的幸
福生活。

我一路行走，顺手采摘一串金银花
装作佩带，醉倒在青天之下，把目光洒在
粼粼的春水间，流连于这四月天的山村
剪影。翻开尘封的记忆，那个贫困的年
代已渐行渐远。如今，脱贫者在诗情画
意的农村大地，踏着一条浮光跃金的山
路，浩歌天下，劲舞太平。

邹文彬

邂逅春天的情怀

我居住的小城，下了一场又一场的
春雨，空气里虽残存着乍暖还寒的冷
意，但并不妨碍春天的到来。

弹指又轮回，春山如黛，处处暗香
浮动。

雨应春天的邀约如期而至，它如烟
似雾飘于小城上空，淹没整个天际，灰蒙
蒙的一片，找不到一丁点儿阳光的刻度。

在我心里，春天是翻阅季节的过
客。妩媚中散发出诱人的气息，让你的
心不禁滋生出许多怀想和心绪。它有
时像个哲人，有时像个诗人，可以让你
从中品悟人生许多世事。它载满爱、载
满温暖、载满记忆、载满生活的五味，让
你情不自禁地想把内心储存的情感一
泻千里，敞开心扉肆无忌惮地流淌于笔

尖，去找寻曾经遗落在小城里的印迹和
故事。

童年的快乐、青春的梦想、年少的
我、离我远去的母亲。很多故事和回忆
远去了又重来，相聚和别离无法细数。
点点滴滴，都被春雨的韵律娓娓道出。
轻灵地沉积于小城的心脏，每每触及都
会溅起一地晶莹的水花。眉宇间的淡淡
闲愁，便会随着飘飞的细雨，慢慢坠地。

春莅人间，一树一树的花开成韵。
春雨润泽着万物苍生，它每移动一步，
大地都是一场生机盛宴。伫立窗前，我
静静地看着春雨浅浅的微笑，看她淡淡
的矜持，不去问花开花落是否有情。置
身于如诗春色中，心也跟着窗外绽放的
春花明朗起来，微笑不自觉涌上嘴角。

我的思绪在雨中蔓延流淌，开始期盼那
光秃秃的木棉树开满火红的花儿，期盼
春日里的暖阳、蜂蝶飞舞的热闹……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沐着略
带春寒的风，吟着古诗，闭上双眼感受
诗词的意境，深嗅春天的气息，听春雨
在季节里呢喃，听小草破土、花儿绽放
的声音。此时，我心澈如泉，生出三分
纳兰的心绪、易安的婉约、耆卿的淡泊，
但更多的是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
与淡然，一种与时光交错凝结的绵密
感，让我犹如看见阶下庭前，我的前生、
我的来世。如果在我老去时回望青春
岁月，那时的我会不会也像现在一样，
有豁然一切的感慨呢?

和着春风细雨，走进季节的深处，

感受春天带来的生机和生命的悸动。
有人说，春天是一种心境。想想，在浮
华世故的世界里，苦涩和甜蜜丝丝重
叠，懂得取舍则心无挂碍，懂得用春天
的心境来装饰我们的心门，春天则无处
不在。

很喜欢林徽因写的诗句：你是爱，
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爱，
是人间最美的情感，它给人以力量，让
人坚强，传递出无穷的暖意和正能
量。只要你用心感受、用心发现，温暖
和煦的阳光无不每日照进你的生活，
滋生在每个简单的日子里。爱人的一
碗热汤，亲人的一句安慰和鼓励，孩子
的一张笑脸，朋友的温馨祝福，同事的
真诚等等，都是春天里的细雨，滋润着

每个人的心田。
记得卞之琳《断章》里有这样一句

话：一个人总在仰望和羡慕着别人的幸
福，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正被别人仰望
和羡慕。其实，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只
是你的幸福常常在别人眼里。

幸福其实是一种心态、一种心境，
是我们心里的春天。它就如窗外的春
雨，盈润着每一个凡俗的小日子。人在
春光中，心在最好处。愿世间所有人都
能被岁月温柔以待，幸福到永远。

“等闲若得东风顾，不负春光不负
卿。”站在季节深处，日子紧张而忙碌，
忙碌而又清闲。看春雨无声飘落，看繁
花似锦，感悟生命，感悟生活，感悟春天
给予我们的幸福触动，感受春之静美。

感悟春之静美
陆美霜

小时候，我常
见母亲在惊蛰这
天悄悄在院子中，
用火砖简单垒起
一个长方形台子，
从里屋捧出一个
面盆大的罐子，罐
子上盖着一块红
布。母亲把罐子
端放于砖台中间，
叫我坐在一旁看
守，不让任何人靠
近，更不能揭盖。
母亲告诉我，这是
晒春。

我不知道在这天晒春的意义，既
然是晒春，为何不让其见阳？但是母
亲不告诉我。后来是姐姐告诉我，在
这一天晒春，今年种下的庄稼就会丰
收，由于惊蛰这天常常打雷落雨，所以
不能揭盖。

惊蛰这天，村庄显得特别寂静，似
乎所有的母亲都待在家不出工。母亲
从自家的小院看着邻居的母亲，点头示
意，没有言语。她们的目光和神态有期
待，有兴奋。

有一年的惊蛰，母亲照常居家晒
春，吩咐我蹲守看罐。过了一阵子，我
进屋拿书来看，再出来时，种子罐竟不
翼而飞！我连哭带喊跑进屋告诉母亲，
母亲跑到院子中跌坐不起。要知道，种
子对一户农家来说如同生命一样重
要。父亲闻讯从地里赶回来，他撕心裂
肺地哭喊着。母亲和全村妇女嚷嚷着
四散出去寻找，父亲却无助地缩在门楼
角落里掉泪。

母亲被村后树林上空的一缕青烟
牵引过去。只见几个男孩生了一堆火，
正准备把我家的罐子揭开，倒出玉米种
子到火炭上烤。男孩当中的一人看到
自己的母亲和众多妇女叫喊着冲过来，
便丢下罐子落荒而逃。

父亲见失而复得的种子找到了，哆
嗦着从母亲怀里接过罐子进屋。母亲
则扶着墙瘫坐在地上，脸上露出笑容。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一年我家的玉
米长得特别喜人。

晒

春
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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糯米糟，也称甜酒。那一碗碗香
甜的味道一直是我年少时挥之不去
的记忆。

我的故乡属于桂北山区，山高水
冷。依山傍水近两百户的自然村，家
家户户酿出的糯米糟四季不断。从
我记事起，“吃糟”便是家常便饭，百
吃不厌。

每到金秋十月，吊脚楼的屋檐
下，火炉上都吊晒着新采收回来的
糯米谷。从远处看，座座棕色吊脚
楼排列着像金色的花朵，甚是耀
眼。由于糯米饭耐饥饿且配菜简
单，炒上自制的酸菜，便成为家乡人
外出劳作午餐食用的偏爱。而吃糯
米糟的习俗不知流传了多久，至今
已成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
习惯，一锅糯米糟没吃完，第二锅糯
米糟又接着做，这样不断延续，冬去
春来，四季飘香。

村后山有一口清澈甘甜、冬暖夏
凉的井水，一年四季为满足全村人饮
用而喷涌不息。夏天，这清凉的山泉
水便是兑糯米糟的绝配，清凉甘甜沁
入心田，令人难忘。

小时候，我常常坐在火炉旁，有

时是深夜，有时是清晨，迷迷糊糊或
是睡意朦胧围绕在母亲跟前，呼吸
蒸糯米饭时吐出的芳香，等待母亲
递来的糯米饭团解谗。母亲将糯米
饭铲出来，摊开在簸箕上晾干。然
后将药饼擂成粉末，撒到糯米饭里，
用手拌匀。接着，将米饭放进干净
的缸里。如果是夏天，简单盖上盖
或用罩子罩住就行，如果是冬天，气
温低，便盖稻草、蓑衣，甚至得用棉
絮包裹。

五岁那年夏天，母亲酿的糯米糟
两天就有了酒香。那天中午，母亲带
我去看甜酒。揭开罩子散发出浓郁
的芳香，从木屋向外飘出。母亲用勺
舀了一勺，自己试一口，啧啧有声。
然后，把余下的大半灌进我张开的嘴
里。啊，真甜！或许是母亲那半勺甜
酒撩起我的味蕾，或许是那时的饥饿
让我难以忍受。那天下午，我情不自
禁地钻到酒缸旁偷吃。当时只觉得
好吃，便一勺一勺地吃下去。不知吃
了多少，不知不觉，就倒在酒缸旁，呼
呼大睡。

入小学时，不仅要煮饭，挑水也
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一天至少走

三趟才能挑满家中的大水缸。每至
夏天，我都会给用楠竹制作的“保温
瓶”灌满泉水，以便劳作回来的父母
哥姐吃上一碗清凉解渴又充饥的糯
米糟。

中学后，学校的半工半读让我有
时间参加生产队挣工分劳动。放暑
假是一年一度农村抢收最辛苦的季
节。收割、脱粒的稻谷从田间挑到船
上，经过十里地的水运到村上江边码
头，再从船上挑到仓库。那段时间，
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抢收着。晚上拖
着疲惫、一身汗臭回到家中，第一件
事便是舀几勺糯米糟兑上清凉井水，
吃上一两碗，醇甜凉汁穿肠而过，人
也立马精神焕发，就是当今的“红牛”
也不如它。

糯米糟是家乡人感情联络的纽
带，还能牵线当“红娘”。好客的家乡
青年男女，走亲串户会邀上几名好友
同行。主家人便会煮上一锅糯米糟，
备好阴米、油果，有条件的拿出汤圆、
糍粑。不少青年男女就在“吃糟”过
程中对上眼。

糯米糟还有很多功能。走亲串
门，饭前主人都会给客人煮一碗糯米

糟。普通客人的糯米糟有汤圆、糍
粑，珍贵的客人会煮上鸡蛋糟，一般
是两个鸡蛋；新女婿上门，丈母娘会
在糟里面放四个鸡蛋，以示对女婿的
重视；若是新婚，一定要准备甜酒煮
鸡蛋，由新婚夫妇敬献给前来喝喜酒
的老人。孩子出生三天要喝“三朝
酒”。

时光流逝，阔别故乡已 40 年。
习惯吃糯米饭的我总托人从老家寄
些糯米来，自己蒸一蒸糯米饭、酿一
酿糯米酒，品味儿时的那种甘甜醇
香。因疫情原因，这两年春节没能回
到故乡，但耳边也时常响起“上我家
来吃碗糟”的好客邀请。令我盼望的
还是吃上94岁高龄的母亲酿制的糯
米糟。

火炉上跳跃着红红的火苗，蒸糯
米饭用的那只乌亮的木桶“噗呲、噗
呲”地喷出气雾，一层层地升腾、飘动
着……此刻，我仿佛闻到糯米糟的香
气，吃上一口，满嘴甜蜜，米粒软糯，
唇齿间留下的是清清爽爽，不腻、不
燥的舒服感觉。正是这个甜甜的、醇
醇的味道，一次又一次勾起我心灵深
处的乡愁。

香甜的糯米糟
杨盛如

“老头子，天黑又下雨，不吃饭你
去哪？当个千把块钱工资的监委主
任，你想把村里人得罪完吗？”

老赖回头望了望老伴刚张罗好
的满桌子饭菜，口水在嘴里直打
转，但五伯今早给他撂下的狠话又
在耳边响起：“这两天不管怎样，不
让那 4 户人家把承包金补上，你就
不配做咱村这个监委主任！”他苦
笑着摇了摇头，拎了把伞便钻进寒
风细雨里。

打开村监委办公室，翻开记录本
上五伯他们多次反映的问题，老赖此
刻的心情就像这天气一样阴霾。

2016年，新村村委灯盏屯将6亩
集体土地包给本屯的唐麻等4户人家
经营。但 3年承包期满后，4户人家
均以村民小组长未公布集体账目入
支情况为由，拒绝缴纳承包金。屯里
多次派人和他们交涉，结果不了了

之。
作为村监委主任，老赖心里明

白，想让他们补交这些承包金，就必
须先把灯盏屯的集体账目理清公布
出去。但一直以来，先后三任村民小
组长从未对账目进行公布，想要他们
一两天时间把账搞清楚，这不是天方
夜谭吗？

老赖感觉到有一块重石压在心
头喘不过气来。自从当上村监委
主任后，家里的活很少能帮上忙
了，老伴常唠唠叨叨的且不说，村
里 的 叔 伯 兄 弟 也 得 罪 了 一 大 茬
儿。这时他脑里闪过“打退堂鼓”
的念头，但转念一想：唉，今晚难得
几任小组长都在家，还是先把这事
办好再说吧。

老赖望了望夜幕笼罩下的村庄，
挽起裤腿大步流星地迈了进去……

“七叔，你看这个事已经拖好久

了，你有时间尽快整理一下账目吧，
我也好给大家一个说法。”

“老侄你放心，只要其他两个
组长把账目公开，我马上就公布，
我这每一笔数目都记得清清楚楚
的。”

“老三，阿四，村里的账目该结了
吧，平时你们忙着在外打工，我也不
怪你们。趁这次回家过年，就把它结
清楚吧，省得人家说闲话。”

“好吧，只要你赖主任主持公道，
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不过，这事
还得覃支书他们几个村委干部一起
来见证。”

……
“覃支书啊，灯盏屯的账目一直

都没有公开，村小组的工作材料也没
有移交，很多工作都无法正常开展，
群众意见很大。刚才我做通几位村
民小组长的工作了，麻烦你明天带领

村委干部去监督一下。”
……
天已经一片漆黑，雨点渐渐停

了，老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太阳
能路灯映照着他的脸，皱巴巴脸上带
着笑。

第二天，在新村“两委”和监委干
部的监督指导下，灯盏屯召开村民小
组会议，对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清
理，将明细进行张榜，并推选出新一
届村民小组长。

不久，唐麻等 4户人家就将 6亩
地的三年承包金共计8124元如数上
交给村集体。五伯看着墙上的公榜，
狠狠地拍了一下老赖的肩膀：“你小
子还真有一套，十几年的烂摊子让你
给收拾妥当了！”

“老头子，还臭美什么，还不请五
伯到咱家吃饭，这回该吃得下了吧？”

……

老赖“追债”记
梁枥仁

诗歌

小小说


